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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中小学生
每天课外阅读
低于1个小时
本报讯（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

记者孙庆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
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汪锋在近日举

办的“破解之道：透视中小学读写教学

的热点与难点”论坛上，发布了《中小

学读写现状调研报告（2019）》（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近七成中

小学学生每天阅读时间低于 1个小时。
《报告》显示，约 89.4%、90.4%受
访者分别对阅读、课外读物感兴趣，

79.4%的 受 访 者 喜 欢 写 作 ， 但 只 有
65.3%的受访者希望进行更多的写作练
习。此外，约 81.8%的受访者表示有丰
富的读物可供阅读，78.9%的受访者家
中藏书较多，86.8%的受访者可以自由
选择读物，69.4%的受访者会经常买书。
但受访者的阅读时间却令人担忧。

《报告》显示，约 19.6%的受访者每天
的阅读时间不足 0.5个小时，50%的受
访者每天阅读时间为 0.5-1个小时（不
包括 1小时），而且随着年龄的提升，
每天阅读时间不足 1个小时的学生明显
增多。“所以对于中小学学生来说，兴

趣不是问题，读物也不是问题，时间才

是问题。”汪锋说。

与此同时，受访者每周的写作时间

也不乐观。《报告》指出，约 24.4%受
访者每周花在写作上的时间不足 0.5个
小时，42.1%的受访者每周花在写作上
的时间处于 0.5-1个小时（不包括 1个
小时）之间。

关于阅读方法来源，在 13岁和 16
岁的受访者中，分别有 68.2%和 71.6%
的学生表示是“自己摸索的”，选择

“学校老师教的”的学生分别占比

58.9%和 52.8%；针对写作方法的来
源，在 13岁和 16岁的受访者中，分别
有 59.9%和 63.2%的学生表示是“自己
摸索的”，选择“学校老师教的”的学

生分别占比 70.9%和 64.2%。值得注意
的是，29.1%的受访者表示课堂作文与
自己写作有很大差别，59.4%的受访者
觉得“有一些差别”，仅 11.5%的受访
者认为“没有差别”。

在汪锋看来，无论是课堂作文，

还是自己的写作都应是以恰当的方式

准确地传递信息，“但现在从这组数

据来看，课堂作文明显背离了这一初

衷，这一定是我们的教学方式出了

问题”。

汪锋建议，要提升中小学生的读

写能力，首先要保证学生有足够的读

写时间，同时要对读写方法进行系统

研究和有效教学，对学生进行更细化

的分级教学。

据介绍，来自北京、上海、河北、

湖北、福建等全国 30个省 （区、市）
的 3万余人次参与此次问卷调查，共回
收有效问卷 30561份，其中参与的小学
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分别占比 46.4%、
42.8% 和 10.8%。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张 茜

“让人崩溃的是，我们用自己的笔记本

电脑跑‘仿真’，大家眼巴巴等了好几个小

时，结果，电脑死机了⋯⋯”东南大学的杨

述焱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讲述

科研经历时说。

她和小伙伴们的作品——揭示太空中

力的特性的力学测量系统，在刚刚结束的

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决赛中获得了特等奖。谈起实

验成功的情景，另一名队员孙东杰不慌不

忙地说：“也没特别兴奋，可能在研究过程

中‘热血’已经耗光了。我们‘日常崩溃’，每

次都是崩溃很久之后才能取得进展。”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发现不

少“科研萌新”都有和他们一样艰辛的经

历，不论文理，也包括在国外读书的同学。

“导师每次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你还活

着呢？’”在美国一所高校读翻译学博士的

李玲（化名）苦笑着说，特别是每到期末临

近，她都得靠咖啡和一种维生素片“续命”。

一些“日常崩溃”的年轻人在网络上调

侃自己是——“科研狗”。除了在彼此的

“绝望瞬间”中寻找共鸣，大家也经常抱团

取暖，分享攻略。为了破解科研崩溃症难

题，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了十

数位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并且针对

大家最苦恼的几个问题，向一些导师和同

学征集了几张“药方”。

失败失败就好
科研是什么？

某实验室有句名言：理论就是你什么

都知道，但什么都不奏效。实践就是什么都

运转得好好的，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

实验室，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什么都不

奏效而且没人知道为什么。

“实验做到晚上 10点多，怎么都不对，
我们立刻召集大家检查试剂，一个个看成

分有无问题，但就是查不出来，我们只好一

直反思自己的操作。最后竟然发现是那台

仪器有问题，别人用这台仪器也做不对，换

了 别 的 仪 器 就 好 了 。这 是 个 Bug（漏
洞）⋯⋯”

因为做“挑战杯”项目要研究一种新型

材料，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刘一菲在本科阶

段就直面了科研的挑战，“捂脸哭”的表情

包也就此成为她的生活写照。她渐渐发现，

原来失败与科研常相伴。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快意识到这一

点。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张海霞认为，年轻人时常感到

悲催的一大根源正是：“不识庐山真面

目。”

“在硕、博之前的学习经历里，学生

学习的知识大多数是已知的，比如有教学

大纲、固定知识点，考试也有大纲和答

案，但科研探索的是未知的东西，特别是

在理工科的实验中，失败是常态。只是刚

入门的学生有时无法接受这个变化。”

“学生们以前经历失败的考验太少了，

其实这才是科研的真面目。”张海霞说。

为了帮助初出茅庐的“科研萌新”尽快

接受现实，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崇茹，开了一张名

为“大家一样难”的药方。

刘崇茹自己就曾是一名科研崩溃症的

“晚期患者”，读博的压力曾让她好几个月

都处于失眠状态。而现在她经常笑哈哈

地分享自己和一些科研名人的绝望瞬

间，告诉学生：如果一个博士生没有经

过从崩溃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过程，要

不就是你特别牛，要不就是你的研究太

简单了。痛苦的磨练几乎不可避免，所

有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换句话说，“你

没有更难，大家都一样难。既然大家都

会经历这个过程，那就安心迎接它到来

吧”。刘崇茹觉得这样解释“或许能够让

同学们释怀一些”。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用什么样的

心态去面对科研中的困难和挫折。

在日常教学中，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芙蓉特别关注心态

问题，她和她的学生一起开出了一张“积极

拥抱压力”的药方。

李欣欣（化名）是直博生，她硕士一入

学，邓芙蓉老师就交给她一个高难度任务

——写英文论文。“我当时觉得可能导师认

为我资质还不错？”1994年出生的李欣欣
笑嘻嘻地说。

其实，这有点超出她的能力范围，她只

能用“笨办法”，一点点啃文献，再一句句模

仿外国文献的写作方式。尽管脸上不停“爆

痘”，但她非常认同自己的工作：“虽然很

难，但得到锻炼对我自己也有好处嘛，这些

都是我未来独立做科研的资本。”

“我们能做科研其实已经很好了，圈子

单纯，目标明确。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

也不用操心房租、水电⋯⋯这样想能提高

自己的幸福感。”李欣欣的积极心态很奏

效，入学第一年，她就已经发表了一篇不错

的英文文章。

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过度焦虑上

然而，主观积极也不能改变客观困难

重重的事实，每个科研勇士都得直面压力，

随之而来的焦虑情绪，便是科研崩溃症的

主要症状之一。

引起焦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实验失

败、作业期限临近、缺乏选题灵感等等。中

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同学，“怕毕不了业”是

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正如在美国攻读计

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刘宁浩（化名）剖析

说：“毕业压力是最大的焦虑来源。”

对于“毕业焦虑”，刘崇茹给学生们开

出的“药方”是：“不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过

度焦虑上。”

具体而言，刘崇茹帮学生想出一个

“8×5”去焦虑法。她告诉学生：“能考取研
究生，大家资质都不会差，你们只要保证每

天 8个小时、一周 5天的时间都用在科研
上，不可能毕不了业。”她想向同学们强调

的是：只要日常足够努力，就不需要担心毕

业的问题。最好力争早出成果，变“被动研

究”为“主动研究”。

邓芙蓉指导的硕士生刘华（化名）也探

索过几种抗焦虑方法，主要用于应对日常

科研中无法突破瓶颈的情况。

一是“吃”。刘华性格开朗、健谈，她非

常直白地告诉记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无法

突破自己，感觉“吃”确实能让人暂时舒服

一些，这也是不少同学的选择。但这种“疗

法”有一个副作用——胖，所以她其实不太

推荐。

她推荐第二种方法，“管理自己，找点

事干”。刘华觉得，“闲着”是焦虑的催化剂。

越是遇到科研瓶颈时，越要对自己有规划，

要和导师积极沟通，并且行动起来。

莫把导师当敌人，实现
“被指导”是王道

在采访中，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

者还发现，师生关系也是影响学生科研进

展的重要因素。不少学生和导师都在探索

和总结如何建立健康的师生关系。

“充分交流”是张海霞给不尽如人意的

师生关系开出的一张“药方”。

张海霞带过一名学生，这名男生曾被

同学评为“全课题组最不好接触的人”，而

他本人对同学和老师也极度不满，张海霞

一度想放弃他。

“后来我母亲提醒说，如果学生都特别

好还要老师干什么？”张海霞便和学生深

谈了一次，没想到学生也坦诚相见，直接告

诉她：“我耍了各种小聪明，以为别人不知

道。”这次深谈，成了改变师生关系和这名

男生重新振作的开端。

“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有时候特别是在

理工科，学生和导师都不太擅长沟通和交

流。”张海霞认为，抱着开放的心态去交流，

是消除误解和获取信息的高效手段，“导师

不能自视权威而不肯放下身段，学生也要

主动且虚心，多找找自己身上的问题”。

然而像学生一样，老师也不是完人。

提到压力，在美国读博的刘宁浩脑海中

立刻就关联到“导师”这个词，仿佛导师

成了敌人。“比如上周导师突然冒出来一

个想法，让我们一个月之内就出成果，赶

着下个月的研讨会交。他只是给个大方向，

然后每天都逼问进度，也不指导”。

刘宁浩说，有些导师“什么都不管”或

者“给很多负反馈”，非常容易让学生感到

崩溃。

刘崇茹坦诚地说，确实有可能会遇到

指导不到位的导师，但抱怨并不能解决问

题，“想方设法寻求被指导”才是王道。

她建议学生“多读文献，有些问题可以

直接邮件询问作者”，也可以参加学术会

议，向学者们面对面求教。刘崇茹介绍，这

是学生“实现同时被多位名师指导”的不二

法门，也是学术界常见的交流方式。

如果遇到必须找导师的情况，学生也

不能害羞，可以花式“求关注”，“主动请教

永远强于被动等待”。比如，可以不断把自

己的最新进展通过邮件同步给导师，微信

提醒导师指导，给导师打电话，甚至直接拿

着笔记本电脑堵在导师办公室门口，等等。

“当然导师首先应该提高对自己的要

求。”张海霞说：“比如我的导师，无论做学

问还是做人都是我们的榜样，我只会想‘自

己如果能像导师这样该多好’，怎么会排斥

他呢？”

把同侪压力变成同侪激励

正在读博士的刘宁浩还提到，“同侪压

力”也是一个明显的压力来源。而几位受访

老师恰恰认为，积极对待同龄人的成就，对

同学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张海霞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1985
年出生，在读书期间获得了 20多个奖”。但
即便这位同学已经是同龄人中的翘楚，他

留给学弟学妹的临别赠言依然是“一定要

向更好的同学看齐”。

张海霞分析，从心态上来讲，选择和优

秀的同龄人接触，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正

向刺激，如果将自己陷于一个抱怨、不满的

“小圈子”，则很容易变得悲观、消极；从对

科研的实际帮助来讲，“如果别人做出了你

做不出的成果，那他一定是用了你不知道

的方法”，多向同龄人请教，也可以获得许

多知识和帮助。

“学生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其实可

能远少于与优秀同龄人一起讨论、互相学

习获得的知识。”刘崇茹说。

当然，科研能带给大家的绝不只是崩

溃，还有快慰。

总结起自己的科研经历，在崩溃中蜕

变的杨述焱先是轻皱眉头，再嘴角上扬，最

后干脆地告诉记者：“痛，并快乐着！”

“别看大家调侃自己是‘科研狗’，但其

实科研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乐趣。”刘崇

茹笑着说。或许正如前人所言：在科学的

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畏劳苦
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
辉的顶点。

拯救“科研狗”：向“日常崩溃”说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邱晨辉

11月 23日，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
程式大赛迎来最后一天，最难的部分却刚

刚开始。

在通过一系列车检后，4支无人驾驶
车队进入“高速循迹”环节，参赛车辆需

要根据锥桶摆放的位置，自主规划行驶轨

迹，行驶 3圈，每一圈的车速都不能低于
1米/秒。
作为我国第一支无人驾驶方程式赛车

队，以及连续两届大赛的冠军，北京理工

大学无人车队的表现格外引人关注。他们

最终啃下高速循迹这块“硬骨头”，成为

通过这项比赛的两支车队之一。

这是今年很多参赛车队所采用的无人

车方案。这个 11月，来自清华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14支无人
驾驶车队，来到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

式大赛决赛现场，在 6天角逐中最后冲
刺，争夺年度总冠军。

这群大学生多是大二、大三年级，是

来自各个专业的“学霸”，有学车辆工程

的，也有学计算机专业的，还有学管理

的、材料的、动力学的，他们来到赛场拿

出十八般武艺“死磕”无人驾驶，成为搞

底盘的，修车的，焊线的，写代码的，做

软件的，找 bug（漏洞）的，拉赞助的，
做商业计划的，在无人驾驶的世界中探索

未来。

“写出万行代码，找到一
个bug⋯⋯”

比赛的这几天，哈尔滨工业大学（威

海）无人车队的参赛选手没有太多睡眠时

间。

这天晚上 10点，车队的心脏——P房
关闭后，参赛队员就收拾收拾，回到了比

赛场地附近的旅馆。早上六七点，天刚

亮，他们便准备好一切，来到比赛现场继

续奋战。

为了参加比赛，这群大学生准备了一

年。按照赛事规则和赛车制造标准，车队

要在一年的时间内，自行设计和制造一辆

能实现无人驾驶的小赛车参赛。

从近百个人报名、面试、培训，经过

层层筛选，进入车队；放弃双休日，放弃

寒暑假；设计无人车，做系统架构，购买零

部件，分析、仿真、建模，组装调试⋯⋯这些

就是他们这一年的真实写照。

尽管在学校准备得很充分，但真的到

了现场车检，总还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问题出现：电池箱检查、无人系统检查、

淋雨检查、制动检查⋯⋯大大小小的检

查，一共 7个。其中电检和无人系统的检查
比较复杂，需要按照指令来做规定动作。

参赛的 14 支无人车队，大多有着
丰富的电动车和油车方程式比赛的经

验。 2017 年，作为一项分支，无人驾
驶方程式比赛开始举办，包括哈工大

在内的很多学校，开始投入无人车方面

的研发。但是，除了在赛车底盘和车身

上可以借鉴之前的经验，其他方面几乎都

要从头开始。

去年，很多车队没有通过车检，只完

成了设计答辩和无人驾驶系统答辩，后

面的赛场跑分，甚至没有参加。今年，

这群孩子认为自己“这一次准备充分

了！” 4支车队通过所有车检，进入后
面的比赛。

“无人驾驶现在越来越火，在学校里

也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对这块感兴趣。”哈

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无人车队队长、车

辆工程专业大四学生李方说，他们招募选

手非常严格，在寒假会组织两周培训班，

考核不通过无法进车队。进了车队则更加

辛苦，本科生白天都有课，基本是留出晚

上和课余时间。如果态度不端正或者学业

太差，同样会被退队。

李方告诉记者，“学车辆工程的，通

过比赛则可以锻炼动手能力，让理论知识

获得更广的应用。学计算机的，写出万行

代码，找到一个 bug，都是通过比赛锻炼

出来的能力。”

赛场上，无人驾驶实现厘
米级定位

虽然是驰骋无人驾驶沙场的“老

将”，但面对新赛事，北理工无人驾驶团

队依然没有懈怠。

北理工无人车队队长、车辆工程专业

研一学生董国顺说，大赛考验的，就是从

感知到规划到控制的过程，是否准确，是

否稳定，是否快速。

从 2017年参加德国赛后，北理工的
无人驾驶系统方案已经成为很多参赛队伍

学习的方向。

今年，这支团队更新了无人驾驶系统

的架构，分为三层：感知层、状态估计

层、规划控制层。其中，状态估计层子系

统的单独列出，就是为了让赛车“感知自

己”的能力更加精准，从而进一步提升赛

车的速度。

“定位精度非常关键。”北京理工大学

无人驾驶方程式车队的另一名队长高小栋

说，在高速循迹的第一圈，通过激光雷达

和摄像头，来感知识别锥桶赛道的位置，

规划得到目标路径，与此同时，赛车通过

建图，到了第二圈和第三圈，依靠千寻位

置的厘米级定位能力进行自动驾驶，提升

速度。

速度能否跟上，则取决于系统底层对

车辆控制算法的响应。

“上一个赛季中，我们的无人驾驶系

统基本搭建完毕，但是新赛季，我们对整

个无人驾驶系统重新架构，设置完全不同

的子系统与模块，让整个实现过程更加高

效、皮实。”北理工无人车无人驾驶系统

负责人陈泰然说。

尽管今年北理工没有延续蝉联冠军

的辉煌，但他们不再是“孤独”的参赛

者——今年有 4支车队通过车检，而去年
只有北理工 1支车队通过。
在高小栋看来，只有当更多车队一起加

入进来的时候，大家的水平才会一起提高。

今年，北理工开源了锥桶识别数据集以及部

分算法，帮助其他车队降低无人车开发门

槛。

此次大赛主办方、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副秘书长闫建来表示，高精度定位

是 L3、L4级别无人驾驶的必备技术之
一，是实现车辆安全通行的重要保障，

年轻的大学生们采用卫星导航定位技术

和市场经验，不失为一个有未来感的选

择。

“第三年，困难重重，70多人团队虽
然庞大，但是每个人都面临巨大压力，放

弃休息时间，大家都坚持到了最后。赛场

上的表现让人兴奋，让人值得，让人痴

迷。我的队员都是最棒的！”董国顺赛后

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

“死磕”无人驾驶：

一群理工“学霸”耍起十八般武艺

胡茜、伍婵、罗曙、袁丽荷、王德翼、肖哲韬是湖南省南华大学的研究生，今年他们志愿报名，通过审查考核成了研究生支教队的一

员。9月新学年开始时，他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来到了学校对口扶贫点湖南省涟源市古塘乡，开始了他们为期一年的支教之路。

11月 15日，在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古塘乡丁家村，南华大学二年级研究生王德翼（后）与同学们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 视觉中国供图

万 象

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现场。 大赛主办方供图

中国大学生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现场。


